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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汉语中的 h- 化音变 *

孙景涛

提要  基于方言及文献材料，本文旨在揭示并说明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的 

h- 化音变。这种音变由语义虚泛主导，尤其多见于口语词第二或末尾音节。

总体来看，h- 化音变不靠语音条件，只在一定程度上钟意于送气声母。

关键词  方言  音变  h- 化  语义虚化

1  引言

由于语义虚泛或曰义欠凸显，语音或可出现趋于轻弱的多种变

化，主要体现在韵律与音段上面。本文拟探讨因应语义虚泛的辅音

变 h- 问题。辅音变 h- 又称除去口腔阻塞化（debuccalization），指

各种辅音趋同于 h- ( 如果该语 / 方言没有 h-，则趋同于 x-a) 的语

音变化。变 h- 可以是常规音变，比如，在四邑粤语中，中古透母

（th-）、定母（d-）平声和部分上声字读作 h-。（詹伯慧 2002：

141）但涉及更多辅音的则由意义虚泛引发。本文重点讨论后一类

音变，统称 h- 化。此前笔者曾撰文（孙景涛 2010）进行讨论，但

很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，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材料不足，很多实例湮

没于历史文献和方言口语而未得揭示。为了将探讨引向深入，我们

遍检整部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（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 1999），

此外又实地调查多种方言，搜寻材料，征以文献，横纵比较，力求

揭示 h- 化音变的方方面面。

           *　笔者 2011 年秋学期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，其

间曾以本文初稿就教于中心同仁，王洪君、李小凡、郭锐、陈保亚、李娟、叶

文曦、汪锋、詹卫东等先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。文章投稿后又蒙匿名审稿

人惠赐中肯的修改意见。在此谨致谢忱。本项研究得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

学院研究基金的资助（项目编号：SBI09/10.HSS0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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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  h- 化释例

由于 h- 化不是单纯的以类相从的语音变化，语义语法因素亦

在其间扮演角色，所以要确保分析合理，就应围绕涉及 h- 化的语

言单位（主要是双音形式）进行，从语音、语义、语法等多个方面

进行综合考察。下面分析所得调查材料，先出条目，然后是发音、

释义、例句等，最后是分析讨论。所用材料全部标明出处，未标出

处者则基于笔者实地调查。

2.1  p- → h-/x-

填乎，辽宁大连 [thian34 xu0]，给人好处，贴补。“他辛辛苦苦

挣的钱全填乎他儿子了。”（许、宫田 1999：6384）

填乎，哈尔滨 [thian24 xu0]，贴补；从经济上帮助：你填乎他这

么些年也是白填乎，人家根本不领你的情。( 李荣等 2002：4666)

填护，山东长岛 [thian55 xu0]，用实物报答。“你把东西都填护

给谁了？”（许、宫田 1999： 6384）

填活，银川 [thian53 xuə0]，偷偷给；白给：那老婆子有几个钱

净填活了丫头了。( 李荣等 2002：4666)

这几个双音形式的读音用法基本相同，应该同属一词。从构词

成分看，前字意义相关，后字殊不可解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七：“悠

悠度日，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，只见没长进，如何要填补前面？”

清代王士禛《池北偶谈 • 谈艺一 • 梅村病中诗》：“受恩欠债须填补，

纵比鸿毛也不如。”二例中均有“填补”一词，与“填乎、填护、

填活”相比主要是第二字声母有 p-、x- 之别，后三例第二字轻读

或增添央元音（银川话“补”读 pu53，“填活”之“活”读 xuə0）

则可理解为“补”字身处扬抑格后位的语音调节。从意思上来看，

“填补”是补偿的意思，“填乎”等词与此一脉相承。由此看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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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们应该同出一源，由于后字意思不够凸显（这一问题后面还要讨

论），因此发生 h- 化，p- 变成了 x-。

这一推断还可从平行实例中得到支持。山东苍山话有“填补”

一词，意思是点补、垫补，后字有两种读音，既可以是 pu0，也可

以是 xu0b， 清楚地显示出由 p- 变 x- 的过程。

2.2  f- → h-/x-

方言中常有非、敷、奉母字读 h- (x-) 的现象，如闽方言以及

并州片吕梁片晋方言。这是以类相从的音变，与此处讨论的 h- 化

有所不同。

蚂蚁在河北顺平话中叫做 pjɛ11 xu0（别虎），实即“蚍蜉”。

“蚍”字房脂切（重纽四等），与毗、貔、琵、枇等字音韵地位相

同，普通话读 phi35 符合发展规律。顺平话“别虎”的前字与“蚍”

字声调相同（该地阳平调读 11），声母韵母相近（声母读 p- 不读 

ph- 可能是因为该方言没有 phjɛ11 这个音节），因此，pjɛ11（别）应

该就是“蚍”的当地方音。再来讨论第二字。“蜉”字与“浮、涪、

桴”皆缚谋切，普通话读 fu35 合乎发展规律。这三个字在顺平话中

读 fu11，可以设想“蜉”字有一阶段亦当如此。后来，因为单字义

不大凸显，又处在第二音节位置上 c，f- 发生 h- 化而变成了 x-，

声调亦同时变成了轻声。

蝙蝠在汉代称作服翼、飞鼠、老鼠、蟙 、蝙蝠等，现代方言

仍然名称繁多。下面列举源于“蝙蝠”的九个实例，依照“蝠”字

以及相当位置上声母的不同而分为两组。材料取自许、宫田（1999）。

(1)“蝠”字以 f- 为声母

a. 蝙蝠子 江苏苏州 [piɪ44-41 foʔ4-34 tsɿ52-21]

b. 夜蝙蝠 山西吉县（中原官话）[iɛ53 phiæ̃33 fu0]

c. 檐蝙蝠 河北石家庄 [꜀iɛn ꜂piɛn •fu]

d. 檐蝙蝠子 山东诸城 [꜀iɑ̃ •piɑ̃ •fu •tsɿ]



4 语言学论丛（第四十八辑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 相当于“蝠”的位置上有 x- 声母

a. 夜别蝴 河南洛阳 [iɛ312 piɛ44 xu0]

b. 夜蝙蝠 甘肃兰州 [iə11 piə53 xu21]

c. 列蝙蝠 乌鲁木齐中原官话 [liɛ44 piɛ52 hu52] 

d. 檐巴虎儿 天津 [iɑn꜄ •pa ꜂xur]

e. 檐蝙虎儿 辽宁大连 [꜁ian ꜂pian ꜂xur]

“蝠”字在第 (1) 组实例中读 f-。“蝠”字方六切，读 f- 合乎规律。

在第 (2) 组实例中，相当于“蝠”的位置上是 x-。比如同属胶辽官话

的山东诸城话是 f- (1d)，而大连话则是 x- (2e)，x- 显然是由 f- 变来的。

“蝙蝠”的语义结构模糊不清，第二音节出现了 h- 化音变。

“赶大车的”陕西合阳方言说 tɕio31 xu0，记作“脚户”（邢向

东、蔡文婷 2010：175）。“X 户”可以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或家

庭，但这里更有可能是“脚夫”，这是一个宋代以来相当常用的双

音词。肩挑背扛本是脚夫的基本工作方式，后来虽有赶着牲口或者

套上大车的，但供人雇佣从事搬运的性质并未改变，故仍然可以称

作“脚夫”。“夫”字合阳话读 fu31（阴平），因处于第二音节位置，

且因整词表意，语素义不复凸显，于是出现 f- 变 x-。

2.3  th- → h- /x- 

表示不整洁、不利索、丢三落四，方言多有“邋遢”（北京话 

la55 tha0；河北顺平话 la55 thaj0）及类似说法儿。这些说法儿发音相近，

尤其是第二音节的声母，大都是 th-。不过，同是这个形式，有的方

言是 x- 不是 th-。例如，在河北望都话中，表示这个意思说 la21 haj0（参

看李田光 2003：163），第二字是 x-，应是声母 th- 发生 h- 化的结果。

2.4  l- → h-/x-

熟活，河北望都 [ʂu11 xuo0]，熟悉，熟识。类似形式见于多个方言，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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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：熟和（山东聊城、莘县）、熟化（山东聊城）、熟滑（山东淄

博）。（许、宫田 1999）这些形式应该由“熟络”变来。“熟络”

一词早在明代即已出现，小说《山水情传》第九回：“卿云这日也

觉文思熟络了，亦是一挥而就。”阮大铖《燕子笺》：“若是乍会

的，又不该如此熟落。”均是熟悉、熟识的意思。“熟络”与上引

方言诸例意思相同，应有词源上的联系。“熟络”是口语常用词，

“熟”字容易理解，“络”字语义不够凸显，因而有 h- 化发生，l-

（络）变成了 x-（活、和、化、滑）。

数划，山东淄博 [ʂu55-213 huɑ0]，训斥，责备。（许、宫田

1999：6715）明清小说多见“数落”一词，如《红楼梦》第六九回：“邢

夫人听说，便数落了凤姐儿一阵。”d“数落”的第一字跟整个词

的意思有关系，第二字则关系不明，因此有 h- 化发生，l- 变成了 x-。

“旮儿旯儿”及其类似形式（如粤语的“角落头”）几乎遍及

所有汉语方言（许、宫田1999：2140—2141，2819—2821），而且，

几乎所有这些形式的第二音节都有 l- 声母（徽语是 n-）。但是，

在山东平度话中，“墙旮儿旯儿”（墙角）的发音是 [tshiaŋ53 kar55-45 

xar0]（许、宫田 1999：6749），“旯儿”的声母是 x-。这个 x- 是 h-

化音变的结果。

“礼”的上古音是 *lidx（李方桂）、*rəj̀x（蒲立本），中古音

是 lei（李荣）。厦门话“礼”字仍是流音声母，读作 le51，（见《汉

语方音字汇》）再如，“礼数”读作 [le53-55 sɔ31]。（周长楫 1993：

88）但是，双音词“回礼”（回门）读作 [he24 he53]（许、宫田

1999：1970），“礼”字读 he53 不读 le51，原来的声母 l- 变成了 h-。

2.5  tʂ- → h-/x-

“舞爪”本指舞动爪子，《水浒传》第五十二回：“狻猊舞爪，

狮子摇头。”现代北方话表示舞动、挥动，比如洛阳人会说“别拿

着棍子瞎舞爪（wu33 tʂwa31）了。”类似的用法亦见于山东寿光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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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“小孩在那里舞划（u55-213 xua0）杆子。”（许、宫田 1999：

6861）不过，其中第二音节的声母不再是 tʂ- 而是 x-，这显然是 h-

化造成的。e

“动转”表示“（人、动物或能转动的东西）活动”，近代现

代均很常见。元代关汉卿《五侯宴》第三折：“我这里立不定虚气

喘，无筋力手腕软，瘦身躯急难动转。”《水浒传》二十六回：“喷

了两口，何九叔渐渐地动转，有些苏醒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九回：“说

着，要起来，那知连日饮食不进，身子岂能动转。”《明清实录》

乾隆卷之八百三十二：“副都统呼什图现患痰症。手足不能动转。

病势甚重。”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三：“所听到的声音，是几个伤

残的士兵不能动转的呻吟。”

与“动转”相似，另有“动换”一词。“动换”首见于 15 世

纪初的《普济方》卷二百九十一：“涂于帛上子贴之。不得动换。

疮口永瘥。”现代依然常见。如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 5 版）标

作 dòng·huan，例子是“车内太挤，人都没法动换了。”再如，据

李田光（2003：77），河北望都话有如下实例：1）“新县委书记一

上任，好多科局长就得动换动换。”2）“这风真大，刮得那棵大树

都动换了。”3）“我叫了好几声你就是不动换。”“动转”与“动换”

用法相同或相类，差别仅第二音节声母存在 tʂ- 与 x- 的不同。从年

代上看，“动转”早出，“动换”晚出。从意义上看，“转”与整

词相关，“换”与整词即使能说出些联系也相当勉强。基于这些事实，

可以推知“动换”由“动转”而来；因应意义的不够凸显，第二音

节出现 tʂ- 变 x-，改用“换”字是为了较好地表示实际读音。f 

2.6  ʂ- → h-/x

“晌”字在中原官话、胶辽官话中多读 ʂ-，但在表示晚上的“后

晌”一词中读 x-。例如，山东昌邑、潍县、安丘读 xəu55 xɒ̃0，梁山

读 xou31 xɑŋ0，临朐读 xou54 xɑŋ0。山东聊城话“后晌饭”（晚饭）



7试论汉语中的 h- 化音变

说成 xou꜄ xaŋ꜄ fan꜄。（许、宫田 1999：2082—2092）原来的 ʂ- 声母

发生 h- 化，变成了 x-。

“上”字用作补语也可以出现由 ʂ- 变 x- 的 h- 化，例如，“摊上”

在山东梁山话中说成 than31 xɑŋ0（许、宫田1999：6501），ʂ- 变成 x-。

2.7  s- → h-/x-

据《广韵》，“擸𢶍”指毁坏，今读 la55 tsa35；“搕𢶍”指垃圾，

今读 e51 sa214；“傝𠎷”指邋遢，今读 tha214 sa214。g在现代汉语中，

这几个音义相类的词语多为“l- s-”双音形式，表示垃圾或者肮

脏。表示垃圾，广东海康话（闽语）是 lap5 sap5（许、宫田 1999：

7392）；梅县话是 lap11 sɛp11，建瓯话是 lu54 su24，苏州话是 lɤ23 sɤ4（以

上据北京大学 1995：35）。表示肮脏，建瓯话是 la42 sa42，潮州话

是 laʔ3 sap21，厦门话是 lap5 sap32（同上：505）；福清话是 la44 sɑʔ12

（许、宫田 1999：3085）；闽北崇安话是 la2 sai6（黄典诚、李如

龙等 1998：232）；闽北石陂话是 lau45 sau45（秋谷 2008：329）。

但是，同样的语音模式，同样表示肮脏，在闽北将乐话中却是 la55 

xiaʔ5（许、宫田1999：3085），对应于 s- 的声母变成了 x-。“擸𢶍”

及相类形式意义结构不甚明了，但口语常用，是以发生 h- 化。

除了读 ɬ-，闽语“使”字多读 s-，比如在下列词语中：使弄（厦门）、

使势（福建漳平）、使空（贿赂）（福建福清）、使报信（喜鹊）（福建福安）

（许、宫田1999：3430—3432）。崇安话“使”字也读 s-，h但是，“差

使者”（衙役）读 ʨhae11 xi22 ʨia21（许、宫田1999：4470），其中“使”

字读 x-，不读 s-，应该是 h- 化音变的结果。

2.8  k- → h-/x-

死皮赖花，江苏扬州（江淮官话）[sɿ42-44 p‘i34 lɛ55-53 xua21]，

死皮赖脸。这一熟语同样见于江苏东台，其中末一音节既可以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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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ua21，也可以是 kua21（瓜）。（许、宫田 1999：1802）用“瓜”

喻指笨伯非常普遍，用在这里意义相关，所以本来应该是“死皮赖

瓜”。进一步观察，“死”“赖”都不是好字儿，整个意思大体已

可预测，“瓜”的意思（瓜果义连同笨伯隐含义）就不那么凸显了，

因此声母发生 h- 化，k- 变成了 x-。

“屁股”在北京、河北方言中常有 [phi ku0]、[phi xu0] 两读。“股”

的本义是大腿，现代口语中不能独立运用，意义虚泛，是以声母出

现 h- 化。

北方话表示“蝼蛄”的双音词多以“l- k-”为其声母框架，如

河北顺平说 la53 ku55。在同属冀鲁官话的河北井陉话中，这个词记

作“拉虎”（许、宫田 1999：3267），声母框架变成了“l- x-”。

这显然是 k- 变 x- 的结果。

2.9  kh- → h-/x-

摆霍，河北望都 [paj21 xwo0]，摆阔气，显摆。“他老爹多年积

攒的那点家底，都让他摆霍完了。”从近代到现代，“摆阔”一直

是很流行的说法，摆阔气、显摆、炫富的意思，实例极多。晚清李

伯元《文明小史》：“再说秦凤梧本来是个大冤桶，化钱摆阔，什

么人都不如他。”在河北望都方言中，摆霍、摆阔（paj214 khwo51）

皆说，意思基本无别，只是“摆霍”更口语些。“霍”与“阔”的

分别在于声母的 x-、kh- 对立，“摆霍”很可能由“摆阔”而来，“阔”

的声母 kh- 变成了 x-。

啼乎，河北顺平 [thi11 xu0]，出声痛哭。例如，“坟上有啼乎人

的（坟墓前有对着逝者大声恸哭的人）。”“啼乎”应该源自“啼哭”

（thi11 khu55）。“哭”可以单说，而“啼乎 / 哭”则侧重失声大哭，

且多是哭诉。“啼乎 / 哭”与“哭”有别。另外，“啼”是黏着语素。

如此看来，“啼乎 / 哭”倾向于整体表义，单音成分的意义不大凸显，

于是“哭”的 kh- 声母 h- 化为 x-（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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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河北顺平方言中，被虫咬过的红枣叫作“蛆窟窿”，发音是

tɕhy55 xu33 luŋ0。“窟”的声母 kh- 变成了 x-。

垂困，湖南耒阳 [tshuei35 xuæ̃213] 打盹儿。（许、宫田 1999： 

3424）“困”在其他场合读 kh- ( 罗兰英 2005)，在这个双音词中变

成了 x-。

陕西合阳话“鼻子”说 phi24 xuoŋ31, 记作“鼻□”（邢向东、

蔡文婷 2010：184）。未予标明的第二字很可能是“空”或“孔”。

空、孔分别读 khuoŋ31 和 khuoŋ52，与 xuoŋ31 相比声母有 kh-、x- 之别；

“孔”字还有声调差别，但 xuoŋ31 是低降，khuoŋ52（孔）是高降，

仍有一致处。此外，确实有方言将鼻子说成“鼻空”或“鼻孔”，

前者如江西客家话（许、宫田 1999：6868）、湖南城步苗人话（李

蓝 2004：110），后者如西南官话、徽语、湘语、赣语（许、宫田

1999：6867）。综合这些证据，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：合阳话中“鼻

□”的第二音节原来读 kh-（空、孔），后来发生 h- 化，变成了 x-。

2.10  ɡ- → h-/x-

扩额，厦门话 [khɔk32 hiaʔ4]，凸额。（许、宫田 1999：1831）

溜额，厦门话 [liu21 hiaʔ4]，秃顶。（同上：6698）

门额，厦门话 [bŋ²⁴ hiaʔ⁴]，门楣。（同上：7166）

“额”的声母在中古上古汉语中均为后鼻音 *ŋ-，在厦门话中变

成 ɡ-，如，“额尾”（余额）读作 [ɡiaʔ4 be53]。（许、宫田 1999：

7166）但是，在上面列举的三个双音词中，“额”字读 [hiaʔ4]，声

母 ɡ- 变成了 h-。

“额”在厦门话中有文白两读，分别是 [ɡɪk꜇] 和 [ɡiaʔ꜇]。以韵

母为基准，[hiaʔ4] 属于白读，可知 ɡ- 在白读的条件下变成了 h-。

不过，白读不应是充分条件，因为“额”在“额尾”中是白读，但

仍然读 ɡ-，并无 h- 化。所以一定另有原因。从表达来看，扩额、

溜额、门额如果换用普通话一般是没有“额”字参与的（“额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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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普通话口语中多说脑门儿、脑瓜门儿）。这说明“额”字在厦门

话中比较常用，组合面更宽。这样的特点使得“额”的意义更容易

预测，相对而言它所负载的意思也就不那么凸显了。此外，“额”

字处于两字组第二音节的位置，这是一个容易发生音变的位置，也

成了引发音变的一个因素。i___

2.11  ɕ- → h-/x-

丹阳话表示“猴子”的词是 væ11 xyəŋ11，写作“  狲”（许、

宫田1999：5639）。狲、孙二字在《广韵》中属同一小韵（思浑切），

在方言中也多为同音字。丹阳话“孙”字有 seŋ33、ɕyeŋ33 两读 j，

其中 s- 与开口韵相配，ɕ- 与撮口韵相配。由于 s- 早出，颚化为 ɕ- 

应该是在撮口韵的条件下完成的。“  狲”的“狲”字读 xyəŋ11，

是个撮口韵，比照“孙”字两读的声韵搭配关系，可知现在 x- 的

直接前身应该是 ɕ-。“  狲”的“狲”字发生 h- 化，ɕ- 变成了 x-。

2.12  j- → h-/x-

喜欢夜晚活动的人被谑称为“夜游子”。河北望都话里有这

一说法，此外还说“夜猴子”，意思完全相同。（李光田 2003：

318）猴子并不以夜间活动著称，这样写应该只是为了切近发音。“游”

与“猴”除了声母有 j-、x- 不同之外，其他如韵母声调完全相同。

据此可以推测其中涉及 h-化。j- 变成了 x-，于是将“游”改写为“猴”。

2.13  w- → h-/x-

“午”字《切韵》是 ŋ- 声母，《中原音韵》则是零声母，拟

音是 uˇ（蒲立本）或 wɨ（薛凤生）。现代北方话“午”字多标

为 u（如北京大学 2003：130）。不过，着眼于实际发音，元音 u 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